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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的门被推开后，高
高大大的张三阴沉着脸走进
来。进入办公室后的张三，给自
己的杯泡上一杯茶，然后坐在
椅子上跷起二郎腿，东张西望。

见我们没有与他搭话，张三
就对我们说：“今天我真他妈的
晦气，在公交车上，钱被人偷了！”

我们听后，大惊，行事一向
谨小慎微的张三，怎么能会被
人偷了呢！大家都放下手里正
在忙着的业务，抬起头挺认真
地看着张三，似乎想从张三脸
色阴沉的程度，判断出张三失
窃的数目大小。

看一会儿张三，大家就判
断出，张三失窃的数目一定很
大，不然张三的脸色不能阴沉
到再不能阴沉的极限了。

李四就问：“张三，你被人
偷的数目一定很大吧？”

张三并未立即回答，他不慌
不忙，拿过杯掀开盖子，用杯盖
拂了拂飘在上面的叶子，把杯子
凑到嘴前，“嘘”地啜了一小口。
之后，张三皱了皱眉，说：“失窃
的数目大小倒无所谓。只是一想
这事，就他妈的叫人特闹心！你
们想一想，我这么大一个人，怎
么能像小孩子一样粗心大意。”

王二说：“是呀，个子那么
高，像根电线杆子，怎么能说叫
人掏就掏了呢？真是个窝囊废！”

李四跟着重复说：“真是个
窝囊废！”

我接话说：“你们就别火上

浇油了，谁还没个闪失呢！俗话
说，淹死的往往都是会水的！”

李四白了我一眼说：“切，你
这话有点不搭，淹死人和被偷怎
么能扯到一起，太牵强了。”

李四说完，大家就都不语，
都又埋头处理眼前的各自业务。

张三又跷起二郎腿，东张
西望。张三端着茶，慢慢地喝。
喝着，张三说：“我被掏了钱事
小，小偷的光天化日之下，如此
胆大妄为是个大事！我担心的
是，长此以往，社会环境怎么能
安定和谐？”

我等听后都未抬头，都各
自继续忙着自己业务的事。

这期间，张三去了一次厕所。
张三从厕所回来后，就又

开始说：“我怎么想都觉得被偷
这事有些那个。丢钱事小，我担
心的是，长此以往，社会环境怎
么能安定和谐？”

这时，李四抬起头，皱皱着
眉头说：“张三先生，您不是给
我们几位做会议报告吧？”

张三摇摇头，握紧了的拳
头一下砸在办公桌上，对李四
说：“别讽刺我！我不是做什么
会议报告，我是说这个事，我是
觉得这个事憋气呀！”接着又
说：“这叫什么事呀！平白无故
站着被人偷。他奶奶的小偷，别
让我抓住，抓住就是个剁手。”

王二说：“张三，你不要这么
气愤，生活给我们光明的同时，
也会给我们黑暗，这很顺应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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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规律，不足为奇呀！”
张三听了，很不信服地摇

摇头，说：“不足为奇！没那个
理儿，以后我就准备改行当警
察，非整治整治这种站着就能
被人偷的现象。”

李四说：“张三你嚷了半
天，我们还不知道你被人掏去
了多少钱呢？”

王二问：“张三，你被人掏
去了多少钱？”

我也问：“张三，你被人掏
去了多少钱？”

张三答：“不多，一元，衣
袋里就那一元钱了。”

我们都愣了，嗓子似乎被
什么东西噎住了。

其实，张三被人掏去一元
钱，就这么气愤，这么沉不住气
是有缘由的一一他是一个非常
吝啬的人，也是一个有意思的
人。这样讲吧，如果允许，张
三可以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实际上，张三不是一个没钱
的人。他父亲去世时，张三继承
父亲的遗产近几百万元，可就是
这么一个有钱的主，一身衣服
一双皮鞋，能穿上十几年不换。

李四说：“张三有钱等
于没钱。”

王二还曾经当着张三的
面，给他讲过守财奴的故事：
有个守财奴变卖了他所有的
家产，换回了金块，并秘密地
埋在一个地方。他每天走去看
看他的宝藏。有个在附近放羊

的牧人留心观察，知道了真
情，趁他走后，挖出金块拿走
了。守财奴再来时，发现洞中的
金块没有了，便捶胸痛哭。有个
人见他如此悲痛，问明原因后，
说道：喂，朋友，别再难过了，那
块金子虽是你买来的，但并不
是你真正拥有的。去拿一块石
头来，代替金块放在洞里，只要
你心里想着那是块金子，你就
会很高兴。这样与你拥有真正
的金块效果没什么不同。因为
你拥有那金块时，也从没用过。

当时，张三听了这个故
事，还打了王二一拳头。

在我们下班时，张三没
走。他告诉我们说，他再坐一
会儿，再想一下今天公交车上
他为什么被人偷了一元钱。

我们听了掩嘴偷笑，离开
了办公室。

翌日，上班后，王二拎过
电水壶去烧水，却突然不见了
多项电源插排。

大家就找，终未找到。
王二说：“怪了，昨天下班

时还在。”
李四说：“谁最后走的？

看见没？”
大家就把目光一齐射向

张三。
张三就怯着眼神，说去上

厕所后，就走了。
张三走后，我们一起笑。笑

后，我们也像张三昨天那样，往
死地骂了一阵子那个小偷。

明海把窗子全部打开，让
寒风灌进来，把目光向高高的
天空投去。云在天空停滞，风
扭来扭去，明海看它们，如在
看一本书。

明海在等待一场雪。
老伴芝子不高兴了，说：

大冷天，不嫌西北风咬人？说
完缩了缩脖子。

明海搓着手笑着说：几年
前，这天还不挑担粪浇麦浇菜？
娇的。

明海说的是实情，几年前，
家中老老小小的承包地，都是明
海和芝子种，一菜一稻，一年忙
到头，大冷天油菜、麦子还要浇。
好在土地流转了，地让公司拿去
种，明海和芝子也能歇下来。

明海和芝子都六十岁朝上
人了，但身体结实得很，田里的
活干得动，土地归了公司，许多
神不要烦了，甩手当个农业工
人，按时上下班，一身的轻松。

明海和芝子收入不错，地
有租金，下地干活有工资，当天
完当天结算，钱发手机上，嘀的
一声，也是一摔两响，不扯皮。

一儿一女进了城，在城里
买了房，孙子们都上小学了，小
日子过得不错。芝子去城里带
过好几年孙子，孙子带大了，上
小学了，又转身回到了村子。

芝子回村，是为了明海，老
来伴，明海离不开芝子，芝子也

离不开明海。
村子里的人很少了，剩下

的也都是老人，过去还有孩子，
现在孩子也大多带城里了，村子
里的学校不行，没人气，越办越
差。学校不行，孩子自然留不住，
没孩子的村庄，变老了。

留在村子里的人，明海和
芝子算年轻的，六十来岁，还在
年头上。

芝子袖着手把窗户关上，
明海没撑着，帮芝子关窗户。

芝子发话了，说：出去走一趟，
消消食，也看看村子里的老几位，
要下雪了，吃的、用的，好好看看。

明海“嘿嘿”笑，应允了。
顶头风吹得人眼睁不开，

是要下雪了。
明海仄着身子走路，风刮

得人耳朵疼。村子不小，在家户
又稀巴巴的，大多数人家都铁
匠把门，风把门打得“啪啪”响。

明海到的第一家是大彪爷
家，大彪爷快八十岁人了，一人在
家守着，儿孙们忙着挣大钱呢。

大彪爷坐在门口，任凭风
将白发吹得乱糟糟的，如一个
雕塑。明海多远就喊：彪爷，不
冷呀。大彪爷咳了声，说：不冷，
我等着天空飘雪呢。

明海心一怔，也等雪？明海走
进了大彪爷的家，米、菜、油、气、
电都好好的，吃穿住都没问题。

大彪爷发话了：社区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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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好几批人，儿子也打来电
话，吃穿不缺。说罢，大彪爷叹
了口气，问：雪怎还不下？

明海在村子里转，边转边
想，还有谁在村子里住着呢？

刘婶算是一个。刘婶七
十挂零了，也不愿意进城，一
个人守在老屋里。刘婶闲不
住，正在家套被子，见了明海
抢着说：套几床新被子，儿女
们回来有个盖的。刘婶讲究，
儿女们的房间都收拾得干干
净净，床上枕被定时洗，天天
都是干净的。

芝子劝过刘婶，儿女们一
两个月回来一趟，屁股捂不
热就走了，洗个什么劲？刘婶
说：又不要自己洗，洗衣机搅
搅就行了，水、电费都是儿女
们缴。芝子不再说了，有时还
帮着刘婶套被子。

刘婶的被子套得仔细，
抻得平平整整的。

明 海 和 刘 婶 没 过 几 句
话，抽身就走，却听到刘婶发
问：明海，雪何时下呀？

明海暗暗发笑，唉，也
等雪呢。

明海在麻四哥家坐了下
来，麻四哥比明海大一岁，在
村子留下的人中也是年轻人。
麻四哥对明海说：海弟在村子
里转，我就不再转了。乡里乡
亲的，麻四哥也牵挂着村子。

麻四哥和明海对着门外
吸烟，烟雾向外飘，和外面的
雾气混合，蔚蓝着，有些特殊，
有些好看。

麻四哥说：要下雪了。明
海说：在路上，快了吧。

麻四哥和明海都把目光
投向远方，天空雾茫茫的，飘
向远处的路断断续续的，但路
眼还是明明白白的。

天暗下来了，麻四哥留明
海喝上两杯，明海摇头，说：不
了，不了，再转转。

明 海 在 村 子 里 转 了 一
圈，留有老人的户都一一到
了。明海没看到缺吃、少穿
的，过冬的货都备得足足的。
货是儿女们买回的，快递到
村了，儿女们百里、千里的，
也能将吃的用的送到父母
家。社区也给老人送东西，东
西不多，却暖暖的。

明海见着的老人，有一样
是共同的，都眼巴巴地在盼着
下雪，开着门窗等待一场雪。

明海的脚步有些沉重，芝
子为明海整了整衣服，张口想
问，明海抢先说了：好好的，都
在等着一场雪呢。

芝子愣了下，转身把关了
的窗户打开。

雪就快下了，积雪的路
上，会有一行行脚印向村子
里走来。

X
小说家月光城 小小说

D


